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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在绰斯甲时，参加若木尼节是她最高兴的事情。神山下，百花锦簇的草地上，克罗斯甲尔布巨大华丽的虎皮帐篷，在星星点点的数百

顶各式帐篷拱卫下，如众星捧月，雄踞其中。帐篷里，摆满了大块大块刚煮出锅的牛羊肉，刚炸出锅酥黄香脆的面果和卓玛，一樽樽香浓的

美酒溢满了整个草原。克罗斯甲尔布和他的家人，全绰斯甲的土舍、头人和他们的家人，一边品尝着可口的食物，一边欣赏嘉绒陆嘎尔、格

萨尔仲，尽情地欢度他们的节日。

人们在帐篷里很难看到绰斯甲色姆，她和几个侍女像蜜蜂一样萦绕在花丛中，穿行在被称为下人的百姓之中，沉醉在花的海洋里，以

及人们对她如花的祝福里。

——《嘉绒传奇》 GANZI RIBAO

她看到远离帐篷的草地上，一
对对满怀甜蜜的青年男女，或席地
花丛窃窃私语，或手牵马儿相依慢
行，或共骑扬鞭相拥疾驶。她默默
地祝福着他们，也憧憬着她自己也
是这片草原上幸福的人儿。

她不缺少慕名而来的，原绕
丹甲尔布辖地守备、游击，革布什
扎甲尔布，原赞拉甲尔布守备、千
总等公子少爷的追求，但与她率
真的性格不同的是，她在自己的
感情上却十分地慎重，因为与巴
拉斯底的世袭婚约，她的感情深
处认同的是巴拉斯底甲尔布的少
爷。虽然，那个少爷是高是矮，是
英俊还是丑陋，是聪明还是呆傻，
都不容她选择。但她认为，世间无
完美的事情，她既然投身甲尔布
世家，就要遵守甲尔布的规矩，做
一个有利于百姓的人，做一些有
利于百姓的事。

因此，直到她与巴拉斯底大少
爷丹增汪青成婚，在绰斯甲广袤的
草原上，没有一点关于她情感上的
传闻，她成为绰斯甲青年男女的榜
样，绰斯甲人民心目中忠贞不二的
典范。

她早就听说绒麦章谷（下部农
区群岩之首）所在的几个甲尔布地
域，不但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物
产丰富，而且文化深厚，民俗迥
异，各有特色。就拿男女青年表达
情感来说，都借物托情，含蓄深
沉，让人叹为观止，令她充满了无
限的遐想。

可一手操办若木尼节的丹增
汪青却行事诡秘，对她也是遮遮掩
掩，只字不提，说是到时要给她一
个惊喜。

最 着 急 的 是 管 家 拉 斯 白 崩
金，他整天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一
样，在宏大的官寨四处转悠。眼看
若木尼节就要到了，大少爷却一
点行动也没有，他给巴拉斯底甲
尔布办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事
务，没有一次是这样云里雾里，没
有抓拿的。阿伊拉姆要他全力协
助大少爷办好若木尼节，可至今
大少爷没有吩咐他办一件事情，
他也没有看到大少爷准备节日的
迹象，官寨一如平常。

这使他非常纳闷，百思不得其解。
最让他一筹莫展的是，拉斯白

崩金本想协助大少爷，也是他的女
婿筹备若木尼节，尽最大的努力，
表示他对大少爷，特别是少夫人绰
斯甲色姆的感激之情。但情形如
此，他是有力也使不出。

当初阿伊拉姆和他不顾巴拉
斯底上层人士的极力反对，不顾大
少爷丹增汪青的感受，本想着把巴
拉斯底甲尔布的权力掌控在自己
人的手里，违反了与甲尔布联姻只
能是同一阶层的甲尔布或甲尔布
波尔吉，违反了与克罗斯甲尔布世
代联姻的盟约，私下把他自己的女
儿拉斯白当姆婚配给了大少爷。本
想着一切顺利，女儿幸福，没想到
大少爷对拉斯白当姆没有感觉，加
上克罗斯甲尔布知晓后极力反对，
不久就把绰斯甲色姆嫁了过来。巴
拉斯底上下也根本不承认拉斯白
当姆的地位，她在大少爷的心目中
也形如一个侍女，他们俩人的私欲
和掌控权力的欲望，却毁了他女儿
的幸福，让他一直对女儿怀着深深
的歉疚。

本以为绰斯甲色姆来后，他女
儿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让他完全
没有预料到的是，绰斯甲色姆不但
不计较他女儿与大少爷的关系，而
且主动与拉斯白当姆来往谈心，谦
恭礼让，形如姐妹。更让人想不通
的是，绰斯甲色姆不知用什么办法
改变了大少爷的思想，大少爷也要
隔三岔五地到拉斯白当姆那里走
走，有时还要在她那里过夜。

这使拉斯白崩金万分地高兴

和感激。
这使白利拉姆，巴拉斯底的四

个土舍、十二个大头人、十三个小
头人，全巴拉斯底的百姓对绰斯甲
色姆刮目相看。

都说她不但聪慧美丽，而且识
大体顾大局，确实如绰斯甲百姓所
说，有大慈大悲的金热斯菩萨心
肠，全巴拉斯底的上层和百姓都对
她敬重有加。

拉斯白崩金本想借此表达对
他们的感激，没曾想到如今连一
分气力也没有使上，这让他非常
地难过。

来猜去，大家连一道题目都没
有猜出，当甲尔足阿崩道出每一题
目的答案时，大家才恍然大悟，拍
手叫绝，完全被禄东赞的机智多谋
折服得五体投地。甲尔足阿崩打趣
地说：“如果你们猜出了，那不是文
成公主就嫁到我们巴拉斯底的牧
场来了。”

大家听得还不过瘾，甲尔足阿
崩又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阿吾嘎
拉》（嘉绒语，说谎的兔子）的故事。
听完《甲尔布学狗叫》，大家拍手称
快，好像那个学狗叫的甲尔布就是
白利拉姆和益西拉买，觉得阿吾嘎
拉为他们扬眉吐气了。

《牦公牛挤奶》的故事让向巴
和卓巴们开了眼界，都说这个办法
好啊，白利拉姆不是也让我们连牦
公牛也要上缴牛奶税吗？下次她的
狗 腿子再来收牛奶税，我们就说
如果她哥哥益西拉买生了孩子，我
们才交牦公牛的牛奶税。说得大家
前仰后合，哈哈大笑起来。

《帮助穷寡妇》的故事让大家
明白了一个道理，穷苦百姓只有团
结起来，才能集聚力量，才能让骑
在他们头上的白利拉姆和她哥哥
益西拉买有所顾虑，有所妥协，不
然分散的个体只能任由他们宰割。

“我有美丽的家乡，可没有居
住的权利；我有慈祥的父母，却没
有奉养的权利；我有心爱的恋人，
但没有结合的自由。”

“我们虽然很穷，但不愿露出
悲苦的模样；背上压着沉重的负
担，还是欢乐地歌唱。”帐篷里的人
们还在唱着，说着，笑着。

满天的星斗不知何时隐去，天
际露出一线微白。

2.欢乐“若木尼”

河谷的夏天来得早，隆斯库寨
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地里的青
稞和麦子已拔了数节，豌豆苗秆壮
叶肥，长势喜人。

“布谷，布谷”。人们欣喜地相
互转告着，是他们第一个听到了库
底（布谷鸟）的鸣叫。百鸟之王，春
天的使者，给巴拉斯底带来了春的
信息。

美味故土尝，妙音异乡鸣。相
传库底住在一个叫“牟”的地方，虽
然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每年仍要长
途跋涉、忍饥受冻、不远万里前来
报春。因而，大家都很感激它。嘉绒
河谷地带的春天来得早，库底也较
其他地方最先到来，在巴拉斯底人
民的心里，象征着万物竞发、生机
勃勃的美好时光到来。

甲业常古和药夫子们在牧场
一月有余，挖虫草的时间将过，这
时候的虫草大都已经化苗，虫体只
剩下一副皮囊，内物散失，没有了
药用功效，失去了价值，挖出来也
没人要了。

甲业常古带领药夫子们下山
了。他们除了带回采挖的虫草外，
每人带了些挖虫草时在牧场上
采的，酿酒用的酒曲花、做豌
豆汤或烧酸菜汤时用作调
料的山葱花，卓巴们用大
黄叶子给他们每人包了
一大块，方形块状、颜色
雪白的新鲜奶渣子。

这个时节，山林里的鲜菜特别
丰富。路上，他们采了许多鲜嫩茂
盛的十格菜和洛尔久，把粮食口袋
都装满了。一行人背负口袋，口袋
上还插了几根粗壮的大黄秆，个个
满载而归。

只有斯满香没有下山，她说她
不想看到官寨高耸的碉楼，不愿在
自己的家里也担惊受怕地挨着每
一个时辰，在牧场上和卓巴们，和
牛儿马儿们，在洁白的雪山下，辽
阔的草原上，她才没有恐惧，才能
放松身心，才能像个人样地生活。

药夫子们回到家里，完成虫草
采挖任务的好消息，新鲜可口的野
菜，酸甜香浓的奶渣子，着实让家
人们高兴万分。特别是小孩子们，
除了有鲜香的野菜填饱肚子，还有
神秘诱人的，带着雪山的清凉、牛
奶芳香的奶渣子可食，酸酸的、满
含着药味的大黄秆可啃，这时候是
他们最幸福的时光，远远超出了过
年或过节，或是地里的庄稼丰收的
时节，给他们带来了精神和肚子双
重的美好享受。

寨子里，每户人家的锅庄边都
放着大黄叶托着的奶渣子，每个孩
子的手上都拿着一截大黄秆，灰黑
的屋子增添了明亮的颜色，飘荡着
奇异的味道，孩子们有了奔跑和游
戏的力量，人们与这个季节一样充
实着。

药夫子们上缴了虫草任务，余
下的统一换回了粮食和茶叶、盐
巴。青稞太昂贵，吃不起，他们所余
的虫草只能换到三斗左右，平分下
来一家人只能吃十天。他们就换了
三十斗豌豆，三条藏茶，三碗盐巴。

青稞和豌豆地，家人已经松过
了，草也除了。这个时节，人们就把
农活全交给了催促庄稼生长的鸟
儿，它一天到晚任劳任怨地，“麦都
达是达达”地叫着，让人听到既高
兴又放心。

药夫子们紧要的还是上山挖贝
母，他们把一部分粮食、茶叶和盐巴
放在家里，其余的都背上山了。

只几天的光景，牧场上的草长
了许多，赶早的花儿已迫不及待
地，用娇美的身姿和丰富的色彩，
点缀起草地来。

斯满香乌黑的发辫上从未缺
少多吉扎西采摘的花朵，嗡嗡的蜜
蜂总在她头顶转来绕去，为了能把
挖贝母的技巧和速度提高起来，她
也顾不得这些了，多吉扎西很是着
急，生怕不懂事的蜜蜂们把斯满香
当作鲜花给蜇了。

贝母遍山都是，形状繁多，如
一匹叶、树儿子、八卦锤、灯笼花
等，不愁找寻。

难的是挖的技巧和速度。
斯满香看她阿爸一锄下去，

一挑起来，像变戏法一样，雪白的
一粒贝母就在锄尖上，而地上的
痕迹只有两只锄头宽度，两手不
沾一点泥土。这样反复下锄、挑
起，一天能挖半斗左右。而她呢，
一锄下去，挑起，不见贝母，再下
锄，再挑起，还是没有。如此往复，
最后挖了一个大坑，锄手并用，好
不容易才刨出一粒来，一天下
来只有一捧上下，两手沾满
泥不说，手指都被泥巴和石
块磨得鲜血淋漓。

但 她 不 气
馁，忍着十
指 的 疼
痛 ，照

她阿爸所说，反复地试验植株的高
低与下锄深浅的比例，她挖的贝母
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下山回来的药夫子们给斯满
香带来了若木尼节（看花节）的信
息，白利拉姆说了，今年是大少爷
成婚的大喜之年，也是少夫人绰斯
甲色姆第一次与巴拉斯底人民一
起过若木尼节，要隆重喜庆地大操
大办。她还说若木尼节是青年男女
的节日，因此要大少爷一手操办，
土舍、头人和各寨寨首，以及管家
等都要全力协助。

大少爷非常高兴，满口应承
了下来，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更
令人好奇和期待的是，大少爷说
节目内容暂时保密，到节日那天
才能知晓。

按惯例，若木尼节转山祈福是
必不可少的。主要的庆典就是巴拉
斯底的特色节目，跳嘉绒陆嘎尔、
让拉句松（十三弓箭舞）和达尔嘎。

但人们都说，官寨里像平常一
样，没有看到大少爷在组织排练。
往年参加嘉绒陆嘎尔、让拉句松和
达尔嘎的演员们，也和平常一样各
自做着各自的事情。

就连大少爷也像没事一样，一
点看不到他忙碌的身影。

连绰斯甲色姆，好像都被蒙在
鼓里。

在绰斯甲时，参加若木尼节
是她最高兴的事情。神山下，百花
锦簇的草地上，克罗斯甲尔布巨
大华丽的虎皮帐篷，在星星点点
的数百顶各式帐篷拱卫下，如众
星捧月，雄踞其中。帐篷里，摆满
了大块大块刚煮出锅的牛羊肉，
刚炸出锅酥黄香脆的面果和卓
玛，一樽樽香浓的美酒溢满了整
个草原。克罗斯甲尔布和他的家
人，全绰斯甲的土舍、头人和他们
的家人，一边品尝着可口的食物，
一边欣赏嘉绒陆嘎尔、格萨尔仲，
尽情地欢度他们的节日。

人们在帐篷里很难看到绰斯
甲色姆，她和几个侍女像蜜蜂一样
萦绕在花丛中，穿行在被称为下人
的百姓之中，沉醉在花的海洋里，
以及人们对她如花的祝福里。

次日，当第一声鸡叫把占推唤醒，新
的生活就开始了。他洗净手脸，在经堂佛
龛前点上三盏酥油灯，磕头敬佛。然后巴
玛陪他带着换上旧藏袍的钟三姐，抱着小
男孩去度果寺请喇嘛取名。占推献上五元
藏洋，喇嘛为钟三姐取名益西娜姆，就是
智慧仙女的意思，给孩子取名涅牛，意为
宝宝。村长罗绒直布向头人报告占推收留
钟三姐母子的事，开始丹增并未生疑，后
来听说好多部落都安排有留下的红军，便
怀疑这个“益西娜姆”的真实身份了。他也
听说了觉洛主席对土司头人的警告，既不
敢向国民党驻军举报，也不敢得罪益西娜
姆，怕红军回来跟他算账。而且丹增自从
经历了诺那事变，诺那活佛被红军打败，
最终还心甘情愿归顺红军，让他明白红军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胡仁济那样的国民
党。于是装聋作哑，就当她真是逃出来的
地主丫环。

杀牛匠有了女人和儿子，仿佛一下从
地狱上了天堂。人们发现，五年来一直沉默
寡言脚不出门的占推，现在常抱着奶娃坐
在门前的树墩凳上晒太阳。

钟三姐从度果寺回来，就把屋里屋外
打扫得干干净净。从此开始学扎巴话，学各
种生活生产技能。几天工夫，学会背水、挤
奶、打酥油、做糌粑、织毪子，至于耕地、下
种、收割、打场等农活，同老家农村一个样，
不用学。

格桑和上扎坝的扎西旺吉和格绒珠杰
坐在卡垫上，正一边喝酥油茶，一边交头接
耳悄声议论。格绒珠杰问：“下午要叫捐粮
捐款，咋办呢？”

“支持救灾，当然得认捐。”扎西旺吉掏
出钟秋果送给他的珐琅鼻烟壶。“只是，摊
派多了，咋个拿得出来哦。”

格桑慢条斯理地说：“俗话说得好：‘土
司如石头，汉官如流水。’他们待不了多久。
一个字——‘拖’，多少捐点，以拖待变。”

他们见钟秋果走来，立即坐正，一脸严肃。
钟秋果问：“你们在嘀咕啥呢？”

“闲聊。”扎西旺吉回答，低下头把玩鼻
烟壶，回避钟秋果的视线。

管家彭措走来，格桑喊住他，用扎巴话
吩咐：“你跟各村更巴打招呼，轮到登记时学
龄儿童不要报错了，开学没那么多娃娃上学
自己交钱去顶学差哈。受灾人口不要报少
了，明年开春没吃的，各村自己负责。枪支呢
有多少报多少，若虚报了，以后政府要收缴
枪支交不出来，就当私藏武器论处！”

彭措觑了一下钟秋果，小声说道：“知
道了，我马上去。”

钟秋果注意到他们的神情有些诡异，
起了疑心，问：“你叫他干啥？”

格桑用汉话答道：“我叫他叮嘱各村村
长，有扎沱百姓来吃稀饭，一定要先让雅卓
娃。这是人家雅卓的锅棚，我们已先施过粥
了，不能抢人家的稀饭。我怕不打招呼，会
发生冲突。格绒老爷，你说是吧？”

“对头对头，格桑本布所言极是。”格绒
珠杰连忙点头，并站起身。“我去跟管家交
代一下，让他也给我那些更巴打个招呼。”

钟秋果十分满意，心想，这格桑考虑问
题还真周到。

钟秋果来到卓泥的村长中间，他们正
围成一圈盘腿坐着抽烟，等候登记。他详细
询问受灾和缺粮情况，末了顺便打听各村
有没有年青汉族女人，回答说只亚仲村有
一个陈木匠，没有汉族女人。他又到另一个
圈子，一打听是扎沱的村长，突然问一位老
头，刚才彭措管家跟你们吩咐些什么？老村
长面红耳赤，吞吞吐吐。钟秋果转而问一年
青更巴，他支支吾吾地说：“没、没说什么，
就是要我们老老实实报户口，报受灾户数、
学龄儿童……”

老村长嗫嚅了半天补一句：“还有枪支。”
钟秋果疑窦顿生，他们没提到不同雅

卓娃争救灾稀饭的事。格桑和格绒珠杰肯
定在搞什么鬼，而且一定和统计数据有关。

登记工作进展缓慢，村长们讲话扯得
不着边际。比如说，因耕地远人们便在耕地
附近修建庄房，供耕种收获时暂住，所以一
家人大多有两三处房屋，人在不在，在哪处
屋里住，还是搬月亮家逃荒走了，没人知
道；有人去了拉萨，有人去了打箭炉，兵荒
马乱的谁也不晓得是死是活；某人失踪三
年听说回来了，但村长尚未见到本人……
这些人咋个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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